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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常州

溧阳与南京乡村调研的实证分析
1
 

钱晨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通过对常州溧阳与南京两地乡村进行调研，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具体影响，并关注数字化影

响的异质性问题，创新性地将数字乡村建设划分为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四个维度评估，通过

主成分分析法对各村数字建设进行打分，并结合基准 OLS 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

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建设程度的完善能帮助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不同群体

影响有异质性，与发达地区相比，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数字乡村建设对年轻人和受过较低水平教育的人有着

更显著的影响，故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差距。因此，应从顶层设计上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

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农村教育培训力度，改造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缩小数字鸿沟造成的收入差

距，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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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三农领域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热门话题，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备受国内外研究者关注
[1]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依托数字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实现

乡村生产数据化、治理数据化与生活数据化。农村数字化的发展，对农民信息的获取以及对生产要素有效利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作用。 

1 文献综述 

1.1 信息化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 

目前为止，国内外研究者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如何影响农村经济的话题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信息化和互联网对农业生产、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以及农户收入的影响
[2]
。 

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对农作物产量、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率进行了研究。朱秋博等
[3]
的研究表明信息化发展对

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来源于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关于数字乡村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大多

数相关研究侧重于数字乡村建设对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而非农业劳动力的影响。齐文浩等
[4]
在研究结果中指出数字经济能够稳

定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国外研究者认为，农民可以通过信息化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改变生产决策来提高农业生产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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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化建设衡量方法 

就研究方法来看，朱红根
[5]
等从数字资金投入、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信息基础和数字服务水平等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数字乡村

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研究方法探析不同区域数字乡村发展程度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

同区域数字乡村平衡发展措施。Wei Chen
[6]
等在研究中利用 2SLS 工具变量方法对微观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民收

入影响主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和资产转型表现出来。 

综上，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数字乡村建设对三农领域的影响较为全面，探讨了三农领域各方面受其影响的情况，包括农业生

产、种植结构、农业生产率、农户收入、非农劳动力就业、农村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然而，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只是从数字乡村

建设的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单独而言，因此，本研究决定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四个维度着手，通过研究农户使用数字信息与资源的有

效性，综合考虑其对农户收入增长与其增长差距的影响。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信息化对农民收入存在密切的正相关联系，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数

字乡村的建设意味着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目前数字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建设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战略能够指引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接入互联网宽带对于农村居民参与数字化经济至关重要。 

数字乡村的建设对农户收入影响作用机制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数字乡村的建设会增加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农业转型，从

而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产量，进而提升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第二，从非农就业角度来说，快速普及的数字技术是获取

信息的重要途径，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信息搜索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和转移，此外也给农村电

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机会，促进农村地区农产品的销售，从而影响农户收入；第三，根据所

罗门提出的赋权理论，数字治理会促进农户更多的加入生产决策当中，他们会更清楚自身的不足，并利用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

吸引政府补贴，改善金融环境，进而提升财产性收入。 

然而，根据托夫勒提出的“数字鸿沟”理论，不同人群的个体特征与资源禀赋有差异，在获取数字红利上存在异质性。不同

的个体从数字乡村建设中受益存在“红利差异”，是因为数字乡村建设客观上会带来“数字鸿沟”。处于同一地区的农户对数字乡

村建设红利的可及性是平等的，但不同农户实际获取此项红利的能力是有差异的，从而产生不平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构建逻辑框架图，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2：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3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于 2022年 7 月对江苏省溧阳市、南京市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抽样选取当地具有代表性的街道，由街道办

或合作社牵头联系农户进行集中面访调研。调查共填写完整问卷 129 份，去除收入离群值后，有效问卷 88 份，问卷有效率 68.2%，

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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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其家庭农场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建立简化回归方程为： 

 

  

其中，为农户的一年总收入，cons 是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一年的总收入，本研究采用农户的各种收入，包含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来衡量。 

3.3.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准确测度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通用体系，因此本研究参考多份文献，构

建了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并计算出相应得分，详见第 4 部分。 

3.3.3 控制变量 

模型分别从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来选取控制变量，其中家庭层面选取家庭劳动力个数、承包地规模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

来衡量，这三个指标的大小会分别影响农户的总收入、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承包地规模大会产生规模效应提高农户农业收入

和财产性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高，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就高。将农户家庭劳动力个数、承包地亩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作

为控制变量。 

4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 

4.1 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本研究将数字乡村建设分为数字基础建设、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治理建设和数字

生活建设四个维度，借鉴《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江苏省数字乡村建设指南》等，将数字乡村建设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和提

炼，同时考虑到实际获取数据的完备程度，采用多个二类指标，反映数字乡村建设情况。表 1 为各细分指标的具体定义。 

4.2 指标体系的测度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建设综合得分，主要分为以下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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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   

 

表 2 主成分分析法打分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第一步，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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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Ai 是第 i 个二级指标，mean{Ai}是 Ai 的平均值，S 是 Ai 的标准差。 

第二步，计算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提取特征值大于 1 且方差贡献率累计达到大于等于 90%左右的主成分。 

第三步，计算各个二级指标不同主成分的系数得分。 

 

式（2）中，Vij 为每个指标对应主成分下的系数得分，Xij 表示每个指标对每个主成分的贡献程度，Ei 代表每个主成分的

特征值。 

第四步，计算各个主成分得分。 

 

第五步，计算各个乡镇综合得分。 

 

式（4）中，an 是第 i 个主成分的方差百分比。 

4.3 数字乡村建设综合得分 

本研究根据调研数据和上述指标体系方法，确定了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和综合得分，进而得到溧阳、南京 7 个乡镇的 4 个

一级指标打分情况(表 2)。 

经过测算得知，南京、溧阳地区参与调查的街道乡镇中，马鞍街道的数字乡村建设程度最高，桥林街道的数字乡村建设程度

最低。分地区来看，南京市六合区的乡村建设程度最高，浦口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程度最低，更应当注重数字乡村的建设。 

5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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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有效样本进行描述统计，受访农户绝大多数是男性，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平均年龄偏大，健康状况整体良好。家庭成员

中有村干部或党员的比重约为 25%。就生产结构而言，受访农户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或进行纯农业生产，部分从事其他兼业。

72.7%的受访农户经营规模达到家庭农场最低限度（3.33 hm2），其中 88.6%的人受到过农业技术培训。绝大多数农户没有创业经

历，半数以上没有受过非农职业培训。就收入结构而言，农业收入占总收入均值约为 57.7%，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的农户占比 25%。

主要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5.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针对提出的假设 1，对数字乡村建设程度打分结果和农户总收入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数字乡村建设总分系数在回归模型

中为正，且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乡村建设程度的高低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并且影响系数为正，验证了假设 1，数字乡村建

设可以帮助农户打破信息搜索成本，促进农业转型，拓展农户提升非农收入手段，进而提升农户收入，假设 1 成立。 

5.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了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农户的人均收入代替农户家庭总收入来衡量农户的

收入水平，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数字乡村建设总分的系数在模型的回归方程中均为正值，且在 0.1%置信水平上显著。其系数

与农户总收入下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以农户总收入为因变量而做出的结论较为稳健。 

表 4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5.4 异质性检验 



 

 7 

5.4.1 基于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作用可能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分成南京样本和溧阳样本进行

分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溧阳和南京的农户收入均呈正向影响，但在南京，数字乡

村建设总分系数在 10%的水平下仍然不显著，说明南京和溧阳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影响存在异质性，南京周边地区的经济较

溧阳更为发达，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程度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假设 2 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建

设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所以数字乡村建设给其农户的收入提升更大。 

5.4.2 基于年龄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对不同年龄的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作用可能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分成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进行分

组检验，其中老年人是指大于 55 岁的人，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收入均

呈正向影响，数字乡村建设对老年人的影响在 10%水平下依旧不显著，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不同年龄的人的作用存在异质性，依

旧验证了假设 2。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对数字化的新事物接受能力低，年轻人更懂得如何运用电子产品等新事物，所以

数字乡村建设对老年人的影响程度较低。 

5.4.3 基于受教育年限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对不同教育水平的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作用可能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按照受教育年限分成受过较高教

育人群样本和受教育水平较低人群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其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指的是受过高中教育及以上的人。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和较低教育的人的收入均呈正向影响，但数字乡村建设对受过较高教育人的影响

在 10%水平下依旧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可以熟练运用数字化设备的人更多，较低教育水平的人不会使用的人更

多，所以数字乡村化建设更可以帮助较低教育水平的人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收入水平，验证假设 2。 

6 结语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乡村建设更完善地区的农户收入高于数字乡村建设不完善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程度

对农户收入绩效总体上产生了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异质性分析显示，欠发达地区受到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影响高于发达地

区，相较于老年人，数字乡村建设对年轻人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对低教育水平的人更有利，故数字乡村建设

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且可以缩小数字鸿沟的差距。基于此对政府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大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扶

持力度。建立乡村政策公开化透明化平台、加强对农村电商的扶持、健全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更直接、更有效地提升农户收入

水平。第二，提升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设施建设，拓宽非农创业渠道，提高农民创业积极性。尤其是对西部地区，更应当加强数

字乡村建设，缩小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加强农村教育培训力度，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异质性分析显示，

数字乡村建设对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影响更显著，开发更多与数字时代及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教育工具，提高数字乡村建

设实际效果。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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